
    减少争吵：
酷儿-安那其的
对话练习



前言：

此小册子编写给所有认同酷儿和酷儿社区的朋友，以及我们的
ally盟友，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反对酷儿，误解酷儿，歧视酷儿的情景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可避
免，当我们在谈论“在对话中减少争吵”时，我们先要面对的
一个问题是进行一场“对话”。是的现在的环境中，仇恨以及
不可互相理解加深了，当我们看到嘲讽和谬论理直气壮地成为
最高赞和置顶，被复制到一个又一个评论区时，在小圈子里，
不去与外界交流，的确是自我保护。但是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
能在生活中得到酷儿和ally的集体生活的庇护。很多人面对着
残酷、真实、复杂的生活，也没有泯灭了想要说话和表达自己
的欲望。这是我们的正当权利：我们想要以真实的自我去进行
一场对话。

在对话中尽量减少争吵，绝对是最为效率的策略。是的面对恶
意想要愤怒是绝对真实的，但是愤怒无论何时都很容易，而对
于我们想要的一个更好的世界而言，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
的。所以我请阅读此册的朋友们尽可能地去尝试，尝试思考暂
时放弃愤怒的骄傲，去选择一种更加艰苦也更加效益的可能。
去共情，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和真实。

性少数的经验和活动自古以来存在，只是形成了政治身份，确
立了被压迫的历史，确实是最近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承认
这一政治身份，很多时候就承认自己做了错事，尽管很多时候
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恶意。实际上很多时候事情不是出于一种主
观的恶念，而是我们身处一个系统之中，这个系统给我们分配
了恶角并赋予了施恶的力量，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列
举一张meme的例子（引用致歉不妥会删）：





从这张meme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善意的“谢谢”在一
个人类向ai的压迫体系中，也是压迫形式。这不是说我们不
要提起来这个体系，这种压迫就不存在了，我们对他人可能
造成的伤害和创伤是真实的。

去对话，并且尽可能地面对面说话，或是和网友针对性地对
话。实际上真实去对话的时候，大多数时间人们并不是不愿
意交流的，尤其是那些说话了的人。这确实是一个认知的问
题。实际上每个人在有些时候都可能是一个儿童，因为无知
，不能担负任何责任，尽管自己真实地引发了伤害。对于那
些暂时的儿童，我们可能需要多一些耐心，甚至需要哄他们
。

请不要把那些说了伤害他人的话的人当作敌人，我们的更好
的世界，不是简单地消灭了敌人就可以坐享其成的。很多人
没有对语言的敏感也没有创造力，会把现有的语言直接拿过
来用。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一个在这方面的落后者，帮助他
们从他们自己的这个起点开始学会一切，才是最效率的。这
里我要引用Kai Cheng Thom的一段话：

“施加伤害的人应该感到内疚——对ta们所负责的具体虐待行为
感到内疚。ta们不应该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耻，因为这意味着施
害已经成为ta们身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ta们相信自己从根本上
来说是一个坏人——换句话说，是“一个施害者”。但如果你认
为自己是一个“施害者”，一个伤害ta人的坏人，那么你就已经
输掉了改变的斗争——因为我们无法改变自己。如果你相信自己
本质上是一个好人，但曾经做过伤害性或虐待性的事情，那么你
就有了改变的可能性。”

对任何人都是同理的。



对话确实会面对着风险，会遇到一些伤害。这是一件冒险的事，
需要我们的勇气，也需要策略和智慧，以及交流和分享。我总结
了一些应对不愉快对话的经验，尽最大可能使它们友善并且得体
地传达自己的态度。作为一个神经非典型和心理疾病患者，我很
清楚这一切有多么困难，所以尽可能让我的经验充满可行性和实
用性，最好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使用或是引用。

当然，我清楚语言对我们的朋友来说经常是充满痛楚的。当你被
tg了的时候，请务必尽快停止，保全自己。宝宝你拥有着让自己
和这个世界变得更棒的高贵权利，但是很多时候感觉无能为力，
无可奈何，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要太为此自责亲爱的，你
是想要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世界的人呀。

去对话，去行动，这是无政府主义的事情。无政府主义一直有着
对行动和行动伦理的浓厚兴趣，这是最棒的传统。这里我要援引
《酷儿安那其主义》中的一段话：

“那么，合作比竞争好吗？酷儿比直男好吗？这些是正确的
答案吗？我应该这样生活吗？

在我看来，目前无论如何，同性恋和无政府主义都不是为了
找到正确的答案或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两者都是关于与他
人和自我联系的体验。我几乎总是发现，与那些坚持认为自
己的故事就是故事，自己的真相就是真相的人联系起来会更
加困难。留给我的故事，我的真相的空间在哪里？你的故事
，你的真相？如果任何一个故事试图占据所有的空间，不同
的人、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故事和声音如何才能学会融合在
一起？像萨帕塔
主义者一样，我想生活在‘一个适合许多世界的世界’



永久栽培的一个原则，一个道德设计系统，或者一场伪装成
园艺的革命，是边缘是系统中最有生产力的区域。在河流与
河岸、森林与草地、大海与海岸交汇的地方，将会有丰富的
生命。无政府主义是我们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条多分支的河
流，它越是与沼泽和石头、土壤和灵魂混合和交融，越多不
同的生命形式将从中受益。

相反，道德高地是一片寒冷、贫瘠、孤独的土地。我知道—
—我去过那里，并不时回来。高度理性和强烈的智慧，它没
有给怀疑和复杂的感情留下任何空间。对自己和他人的热情
减少了，因为寒冷麻木了心灵。躲避疼痛、麻木，可能是一
种保护自己免受目睹暴力和侵犯的恐惧的方式。啊，但是麻
木的心也不为快乐所动。没有快乐的生活会有多奇怪？通过
攀登道德高地来寻求与痛苦的进一步距离和分离，我冒着忘
记我的心渴望团体、活力和玩耍的风险。也许这与其说是遗
忘，不如说是学会了不去倾听。因为痛苦是一个信号，一种
对活着的意识，一种对想要什么的提醒。学会不听。这不也
是国家的本质吗？”

这段话敦促了我勇敢去对话，去行动。我将这段话分享给大
家，一切都已经在这段话中了。

我一个人的经验和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希望有需要的朋友们
尽可能传播这份小册子，请按照您的心意编辑它，加上你的
宝贵的经验。

想要行动的人，请接受我的邀请！



书写规则：

1.希望您认同本册的前言，欢迎您按照您的理解一起编写
此册；

2.您可以在此册中分享自己的经验，或翻译为喜爱的语言
，或对其进行美工，如果此册得到了您的劳动成果，您可
以在册子末尾处标注时间以及以您的名称命名的版本；

3.不论您拿到的是哪个版本，希望您最好不要删减内容，
您可以对您不认同的内容进行驳斥、补充，让我们得到您
的那个版本；

4.您的任何心意对我们一起建造更好的世界都至关重要。
感谢您的参与，希望您一路愉快。



1.

和老师对话。

这是不太建议的事情，和拥有权力的人意见相左毕竟是有风
险的。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想要说话确实忍不住，或许我们可
以用一些策略使我们拥有一段有效的交流。

教师在教室里无疑是拥有权力的，教室是一个权力空间，圈
了一堆人被迫听一个人说话。一般来说初高中老师是不会说
学习之外的话的，通常是大学阶段的老师。在对话前破除掉
这个权力空间会大大有助于对话时的心态平稳。最好是等到
下课，最次至少站起来，和老师一样站着说话。

在对话的时候侧重点可以在于“希望老师可以贴近课本和专
业”以及“希望老师在发挥观点时提供一些可靠数据，田野
调查，而不是新闻。”实际上我们没有权力阻止和我们意见
相左的人抒发观点，尽管教师利用ta的权力空间更便捷地讲
话。

在对话前申明“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是简单但有效的策略。
实际上跟我对话的很多老师，尤其是中年老师，利用课堂大
讲特讲很多时候是因为离开了这个权力空间，压根没有人愿
意听ta讲话。这时候他们甚至会对我并没有言明但是反对的
态度感到好奇，想要知道我的观点。这时候最好点到为止，
两种相反的观点在很有限的时间里对话很难避免争吵。“老
师，我们拥有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两个世界除了礼
貌和友善，一些尖锐的东西是很难避免的。”是有用的。或
者更简单效率“老师我一会儿还有课。”



2.

在表达中探索去性别表达，被对方质疑“没有必要”：

“不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觉得写作能完整表达你的
想法就很好了，至于性别色彩，我觉得你不该给自己定性
，或者去寻求某种特定的表达。你应该关注你内容的实质
，你的语言……”

这是一个针对创作者的情景。这是一个幸运儿在说的话，
或许是没有任何在这个地方痛过的经验，或许真正无菌超
然，这种幸运使对方难以理解不幸运。这时候我们可以避
开对方无法理解的不幸，转而寻求通识：

“是的亲爱的，这些都没错，但是这个实际的问题就摆在
这里：我没有一个第三人称代词能代表所有人，但是我认
为来看我的作品的人是世界上所有人，有任何一种性别，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绕开无法逃避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对
待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因为我们是写作者。”

3.

当一个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女性本质主义者说：“为什么不
是只有女人才会来月经/拥有子宫/乳房/阴蒂等，在生理
上确实是啊。”

这只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当我们把缺掉的认知补全后，世
界会完全不一样。这时候对方可能会拒绝接受未曾知道的
世界扰乱自己，但是只要说出事实就好了，事实就是最有
力的：

“也有无性别者，间性别者等等会来月经呀，一个跨性别
男性虽然摄入了激素药物做了过渡手术也仍然会来月经，
人的生理也是很多样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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